
 

 

 

后来居上的日本制造业面临新问题 

张舒英 

战后日本经济的强大，得益于制造业的发达。由于注重发展制造业，日本克服了自然资源贫乏的不利

条件，确立了制造业大国的国际地位，“日本制造”也获得“高品质”的美誉。然而，近年来，“日本制

造”的光环开始变得暗淡。针对日本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呈上升之势，就连刚荣登世界汽车业“王位”的

丰田公司也陷入召回事件。如何维护“日本制造”曾经有过的盛誉，成为走出国门的日本制造业面临的新

问题。 

  后来居上的日本制造业 

  有研究显示，战后初期的日本在经济技术上比美欧发达国家大约落后30年。当年跋扈亚洲的日本，战

败后一度销声匿迹。然而，仅仅过去23年，日本便以经济大国的面目重新崛起。1968年，日本国民生产

总值超过当时的西德，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。支撑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就是制造业

的快速发展。 

  制造业最基本的功能是创造价值和增加社会财富。众所周知，劳动创造财富和价值，但具体而言又分

为生产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两大类。制造业的劳动属于前者，是在生产一线“做蛋糕”的产业。毫无疑问，

任何一个社会从事生产性劳动的部门创造的财富和新价值越多，可供分配的蛋糕就越大，平均收入水平才

能更快提高。随着日本制造业的发展，日本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在快速上升，按汇率折算，1955年为

1612美元，1965年为3106美元；1987年达19841美元，首次超过美国，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中人均国内生

产总值最高的国家。 

  制造业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创造多种多样的就业岗位。战后初期的1950年，日本农林渔业部门劳动者占

就业人口的48.3%。随着城市化发展，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，提供就业岗位的重要部门就是制造业。

1955—1960年，日本制造业吸收的劳动力占新增非农就业总数的44.4%。与欧洲发达国家失业率动辄超过



 

 

两位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在1947—1994年近半个世纪里，日本完全失业率一直维持在3%以下的低水平，

制造业对于增加就业功不可没。 

  制造业还有一项重要功能，就是将科学发明物化到技术设备、生产工具和生产材料之中，转化为更先

进的生产力，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，提高劳动生产率，提升经济增长质量。1956年，日本成为名列世界

第一的造船大国，1979年世界新注册商船的53.8%由日本建造。1964年，日本的粗钢产量超过西德，成为

仅次于美、苏的第三大钢铁生产国。同年，日本收音机产量超过美国，占世界总产量的35.3%。1971年，

日本生产的电视机占世界总产量的27.3%。1981年，日本生产的轿车和商用汽车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25.2%

和45.1%。 

  日本制造业能够实现后来居上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。一是努力改变东洋货质量低

劣的形象。日本失去海外殖民地后，必须靠出口换取原材料，维系社会再生产的运行。因此，产品质量不

仅事关企业的经营效益，也关系到日本经济的存亡。自1949年起，日本政府开始推行“产业合理化计划”，

1952年颁布了《企业合理化促进法》，广泛深入地推行产业合理化和企业合理化，提升产业素质和企业管

理水平。这些举措对改善日本产品质量起了重要作用。二是大力引进技术，将日本制造业的发展建立在世

界先进技术基础之上。在外汇资金非常紧缺的情况下，日本舍得拿出外汇买技术和专利。1952年引进重大

技术专利项目252项，1960年588项，1970年达1768项。专利技术引进集中在装备制造业、运输机械、

有机化学、电子、钢铁等日本称作“基干产业”的领域。这对后来日本产业装备现代化水平乃至经济整体

素质的提高具有决定性意义。对于引进的技术专利和设备，日本以更多的投入去消化和吸收，并在此基础

上进行改良，实现“一号机进口，二号机国产，三号机出口”，从而逐步实现从专利技术进口国向成套设

备出口国、专利技术出口国的转变。通过对先进技术的消化、吸收和改良，改善了产业素质，劳动效率和

产品质量得以显著提高，日本产品也从“地摊”走向高档消费品市场。三是需要着重谈谈的提升产业结构。 

  调整产业结构跻身世界产业链高端 

  日本制造业发展壮大的过程，也是不断提升产业结构的过程。作为工业现代化途中的后起步国家，战

败后的日本不得不脱离军事重化工业的老路，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做起。1946年，日本政府提出“重建纺



 

 

织业三年计划”，将纺织业列为重点贷款对象。1950年，纺织服装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达23.16%，占当年

出口总额的48.2%。 

  不过，日本在产业链低端滞留的时间并不长。1953年以后，日本开始向重化工业化转变。促使这一转

变的一个重要背景是，朝鲜战争结束，来自美国的“军需订货”消失，致使日本轻纺工业陷入产能过剩的

危机之中，大量企业在生死线上挣扎。日本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发展出路。另一方面，由于战后勘探技术和

采掘技术进步，东南亚、澳大利亚、中东、南非等地的矿产资源相继被开发。石油、煤炭、铁矿石等供给

量猛增，价格显著下降。困境中的日本看到了新的可能与出路，于是抓住机遇，利用原有基础，大力发展

重化工业，很快建立起石油化学、合成纤维、合成橡胶、半导体、家用电器等一大批新兴产业，重化工业

在日本制造业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8.32%上升到1961年的60.01%，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重化工业化。 

  日本在重化工业化阶段停留的时间也不长。这与重化工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有关，最为突出的问题是

环境恶化、与美欧的贸易摩擦日趋频繁，尤其是重化工业大量耗费能源和资源，其发展的根基非常脆弱。

石油危机袭来，日本经济一下子由高速增长转为1974年的负增长，由于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，产品成本

大幅度上升，在国际上失去了竞争力。 

  以1973年的石油危机为转折点，日本制造业开始了又一次结构调整，即向知识技术集约型产业结构转

变，着力开发和普及节能环保技术。进入20世纪80年代，当美欧等发达国家仍挣扎于石油危机时，日本

生产的节能型家电开始风靡世界，日本轿车大举进攻美国市场。 

  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节能技术的开发与广泛应用，使日本对石油、金属矿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的承

受能力大为增强。同时，在环保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方面，日本也走在世界前列。 

  用1日元的进口做出11日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

  日本所需要的工业原料绝大部分靠进口，为扩大再生产，必须多出口。因此，在许多人的潜意识里，

日本的贸易依存度相当高。然而，统计数据显示，日本的贸易依存度明显低于美国以外的主要发达国家。

在1945—2005年的60年间，日本的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很少超过13%。形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两方面



 

 

的原因。一是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。拉动国内需求的主力是民间最终消费。在日本开始步入高速增长

的1955年，民间最终消费占国内总支出的比重为65.77%。随着消费市场日渐饱和，这一比重呈缓慢下降

之势，2005年降为57.07%，但民间最终消费仍是内需的主力。二是延长国内产业链。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

提升，日本形成了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，从而具备了这样的能力——一头进口矿石、原料，另一头出口电

子产品、照相机、摄像机、汽车等高档消费品。在进口与出口之间，则是绵长的加工链，通过深加工、精

加工，提高了产品的附加价值率。 

  附加价值率是生产过程中新增价值占产品总价值的比率。就同一个时期来看，不同行业的附加价值率

是不同的。以1960年为例，日本纺织业的粗附加价值率为26.64%，通用机械和精密机械行业分别为41.31%

和43.23%。对于企业而言，向更高的产业层次发展，提高深加工能力和精加工水平，都是为了获得更多利

润，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。以价值计算的产出规模大，也就相对降低了进出口在总产值中的比重。1968年，

日本俨然已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，当年日本的进口依存度为8.83%，也就是说，1日元的进口原料支

撑日本做出了11.33日元的国内生产总值；同年日本的出口依存度为8.82%，也就是说，日本只需拿出国

内生产总值的1/11出口，便可换回足够的原材料，将再生产延续下去。 

  当然，延长产业链和提高附加价值率，不单要靠制造业发展精深加工能力，还包括加强产前的市场调

研、产品设计、技术开发，做好产后的物流、商业网络、售后服务等环节。 

  “日本制造”面临的新问题 

 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，在贸易摩擦、日元升值、国内地价飙升、劳动力成本高企等多重因素挤压

下，日本制造业加快了向海外发展的步伐，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，把加工贸易做到了海外。2005年，在日

本上市公司的海外销售总额中，从日本本土出口的部分占27.9%，在东道国就地销售部分占48.7%，由东道

国出口到第三国的部分占23.4%，后两部分合计占日本上市公司海外销售总额的72.1%。 

  与此同时，同海外生产和销售额的上升相比，“日本制造”的声誉却在下降，对日本产品质量问题的

投诉近年来明显上升。客观而言，经营海外生产基地，的确要面对很多新问题，诸如企业如何融入当地社



 

 

会，如何保障海外生产基地所需各类人才，如何确保当地生产的产品质量，如何及时有效地应对消费者对

产品质量的质疑和投诉，等等。对于走出国门的日本制造业企业而言，能否像对待日本国内消费者那样对

待所在地以及出口对象国的消费者，能否像开创日本产业品牌的老一代创业者那样谦虚谨慎、孜孜以求，

这些都是保持“日本制造”良好形象的关键。客观地看，经济全球化使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，降低成

本和价格是巩固和争取更大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。但是，若为扩大市场份额而放松对质量的要求，结果是

得不偿失。这是近年来日本产品质量问题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。 

  丰田召回事件之后，日本制造业企业开始举一反三，弥补漏洞。日本制造业的质量管理以及投诉应对

能力等，或许将因丰田召回事件而进一步增强。但是，丰田事件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：即使是在

世界产业链的高端，竞争也已到了白热化程度。如何从既有市场的价格战争中挣脱出来，做出富有特色的

产品，提高非价格竞争力，成为考验日本以及各国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的重大课题。今后的国际竞争，将

更多地体现为创新能力的竞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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